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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头颅为钻，以身体为钎

凭血肉之躯凿出一条高速隧道

悲壮的英雄做了惊世骇俗的穿越

五千年文明又添一项亚洲纪录

巍巍群山深处山变通途人间现彩虹

盘古的后裔，炎黄之子孙

纯正的血统续写开天辟地的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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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庭震撼，朝野惊悚

英雄的壮举理应被永远铭记

大山以山的方式为英雄命名纪念

穿岩山，耸立在雪峰主脉的一侧

比苏宝顶更显高不见顶

比八面山更加八面威风

03

清瘦的诗人遭一叶扁舟流放

一路发出天问，一路吟唱涉江

山高蔽日，幽晦多雨

云霭阴沉，霰雪无垠

美人和湘夫人纷纷退隐

只有山鬼怀抱着橘颂生死相随

三闾大夫最后在洪浪中纵身一跳

两千年的端午浪花经久不散

04

大唐盛世给了诗人两种死法

戍守边塞或者流放夜郎

有幸活了下来，请你到芙蓉楼上喝酒

划拳行酒令，哥俩好啊

我举杯盏寄愁心，你提玉壶斟冰心

生死之交的友谊惺惺相惜

让唱和的唐诗千年走俏

宴饮之后潕水与清江汇合成沅水

赶在苏东坡之前唱响大江东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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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传湘人只有耕与读两条命

一位不信邪的伟人从血染的湘江站起

通道转兵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

新中国像一缕曙光初现于雪峰天际

从战争中学习战争，把失败变成胜利之母

侗家恭城书院走出了共和国开国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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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举血洗一百五十年的近代屈辱

湘西会战的炮火硝烟锁定了最后决战

雪峰山的峰壑都是侵略者的坟场

穿岩山的千岩万石都是刺穿敌胸的刀剑

弓形山射出四万万复仇的箭矢

狗尾草也把脑袋挺成了梭标怒吼

狗杂种！快去七里桥无条件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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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饿把他放倒在大树下

又被一个梦高高托举

梦醒的少年放出豪言

此生要让天下人都吃上饱饭

信念的力量是如此强大

当代的神农闪亮登场

他粗砺的双手盘活了雪峰山物种基因库

联合国授予他杂交水稻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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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下人总盼着进城吃上国家粮

行千里路读万卷书也许是条可行路径

百科全书成就一部浩瀚辞海

浩瀚辞海让刘家渡村的舒新城走进了

东方巴黎大上海

小时候总爱问个十万个为什么

原来辞海就是当年的纸质版百度

千万个字的精灵，奔跑着有问必答

偶尔看到最近新版的辞海

你被黑框框住的姓名改变了想法

在大都市住腻了的舒新城

仿佛又做上了回乡的突围

09

传统佳节随生活富足纷纷复活

复活了的节日往往老树发新枝

人放开了二孩生育节日也就崽生崽

大年前夕要过小年为春节预热

在大寒与小寒之间还要过个腊八节

阳雀坡的腊八节过成了盛世年中年节中节

过成了民族融合载歌载舞的合拢宴

坐在轮椅上的百岁寿星国画大师

一滴焦墨重彩点燃了火龙

欢天喜地舞开了山村春晚的序幕

10

巫水和沅水一旦起哄抬杠

原始的巫傩神力立马显现出来

洪江古商城坐上了八抬大轿风风光光

从汉唐到明清，从民国到人民共和国

一路洗尽铅华，一路衣锦还乡

11

统溪河的喜鹊欢叫得不忘初心

省委书记来到了枫香瑶寨

猪栏酒吧里人语喧哗

玻璃天桥上游客尖叫

雁鹅界的天然放牧分不出雁与鹅

瑶池浴的打闹嬉戏分不出

民营的文旅扶贫花开千家万户

民间的雪峰山山长荣获一朵国家大红花

只要你播下一颗博大爱心

雪峰山，每天都还你一个清亮的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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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花

寒来暑往，一瓣瓣遗落在我记忆里的

粉红，被摇曳的树枝举起，成为桃树的眼

睛。

它们在风中探视，在雨中寻觅，连同我

斑斓的梦，一起交给春天。

春江水暖，年复一年，桃树只是永远藏

在我心底的秘密。

没有人能够倾诉，我只是在孤独的夜

里，咀嚼着桃树带给我的每一次痛苦与

欢乐。

坎坷的路途，蜿蜒的山径，桃树把我带

到春天，让我一生奔波，芬芳在春天的花红

草绿里。

风雨过后，落英缤纷。走过花开花谢

的日子，我期盼在炎炎夏日里，捧一把酥松

的泥土，安放我不再漂泊的灵魂。

柳絮

那时的渔火，停泊在风生水起的彼

岸。是谁，把这片渔火带去了唯美的江南。

滴滴雨露，倾泻在沉睡的枯莲上，枕着

一地的蛙鸣。丛丛青苇，亭亭玉立在霓虹

之上，携来簇簇飘曳的柳丝。

一缕清风，吹开斑斓的梦。一弯新月，

浓缩你我遥远的距离。一尾游鱼，借着朦

胧的月光，与夜鸟幽会，情悠悠，思悠悠。

轻歌曼舞，终不敢在湖边摘柳相送。

尽管你我伫立湖畔，静看湖中停泊的船，久

久盼望它失散的恋人。我在心中叩问江南

女子，也许，上帝只是安排你我在芸芸众生

中擦肩而过。

聚少离多，云烟望断，将缥缥缈缈的

你我，凝望成一瘦再瘦的残荷。无须别，

终将别。不应惆怅，不应忧伤。我把思

念颠覆成诗歌里晶莹的露珠，一滴是你，

一滴是我。

此一别，一汪碧水，一汪离愁。两个人

有天涯，一个人也有天涯。

吊兰

也许，你原本在山谷里长得好好的，

请你原谅我，是我的自私抹杀了你舒展

的天性。

在一纸合同后，我把你搬进了我的办

公室，放在了我的办公桌上，有事没事我就

这样静静地看着你。

一盆花草，是一方风景；一盆花草，是

一种心境。这一盆吊兰，如一株普普通通

的草，绿茵茵地开，怯生生地散发着淡淡的

清香。

繁杂的工作之余，默默地看着吊兰，默

默地闻着兰香，对我来说，是一种难得的生

活体验。

没有山，没有水，一盆吊兰摆在书桌

上，孤零零的，就像一部博大精深的书，千

万遍地读也不曾厌倦。

没有人悉心照料，没有人和它说话，没

有人知道它是否缺乏肥料和养分，它会在

清晨与黄昏独自滋长。

年复一年，带着情感的渴望，在逝去的

春夏秋冬里，我携一抹醉人的绿，在湿润的

温脉里，等待花开的时刻。

缙云山脚，临江河畔。有山有水，有丘有壑，有层层梯

土，有弯弯稻田。

这里还有个好听的名字——临江。这是我的家乡，跟水

有关，但又跟水保持距离。只是，这么好听的名字，随着时代

变迁，行政区划的改变，只保留在我们的记忆和口语中。

但是，临江河一直在。那条碧波荡漾、小船悠悠的河流

一直流淌在我的生命里。

我不知道这里是否有悠久的历史，是不是有什么大人物

来过。临江人滨水而居，洗澡、浣衣、淘菜、浇灌庄稼，千百年

来，靠这条河绵延生息。这条河是嘉陵江支流，越往下游走，

河岸越开阔。夹在两山之间的这条河，从天空俯瞰，如同仙

女舞动的白色飘带。飘带轻轻挥动，便与嘉陵江相汇了，嘉

陵江滚滚滔滔，奔腾到长江。河水非常平静，以至于我很久

都未分清上下游。河堤两岸，翠竹佳木，绿云缭绕，田畴交

错，屋舍俨然。风吹稻香，风景特别好。

小时候最大的快乐就是沿河边步行回家，看河岸风景。

我是在田步湾读的小学。田步湾是个大院子，学校前有

一个大坝子，那是我们上体育课的操场，操场前是延伸到河

堤的一片稻田。现在回去，稻田没有了，成了菜地和草坪，沿

着一条预制板路，几分钟就可以到达河边。

那时候我很贪玩，如果放学早，一群孩子吆喝着，你追我

赶绕着河边一路玩回家。河两岸田野里到处都看得见终日

劳作的农夫，偶尔有一两个偷闲的渔翁靠在树下垂钓。渔翁

穿一件青绿色的塑料衣服，坐在林荫下，一根竹竿又细又长，

静静地伸向河里。他一动不动定在那里，任天空中白花花的

太阳投射水中，等小鱼啄食，鱼竿一动，水波晃荡，他才如梦

初醒地提起鱼竿来。有几次我们坐在石板路上，耐心看他钓

鱼，鱼竿一动，我们就拍手大叫，吓得鱼儿挣脱鱼钩，溜了。

他气得不行，回头对我们翻白眼，狠狠地骂我们兔崽子。我

们嘻嘻哈哈大笑，一溜烟跑开了。

这样绕道回家次数不多，有时也因为同学邀请，走一次

河边，一直走到踏水桥。踏水桥是一座五孔石桥，远望如五

月连成一片。流水如月光，清澈透明，在竹影摇曳中无声流

淌。它原名福寿桥，古老而结实。桥面宽阔，夏天的时候，两

岸农户会在上面晾晒玉米、稻谷等。小时候，桥是一个标志，

渡桥就是远方，因为桥对岸是一望无垠的田野，视野尽头便

是西山。我喜欢坐在桥墩上看飞鸟游鱼和来往过客，心里萌

生出无数想象。桥这头，有一间石房子，旁边有一块记事碑，

楷书阴刻，题有“清道光二年”等字样。石房子是一位杨姓阿

姨经营的小商店，卖盐油酱醋和一些零食。路过时那位胖乎

乎的阿姨总会招呼我们。如果有钱买点山楂片什么的，一边

走一边吃，那感觉无比开心。

“张幺妹，天都黑了，还不快落屋，回去要挨你爹的棒棒

了！”暮色降临，田野朦胧，遇见熟识的人，他的“恐吓”让我背

着书包飞似地跑起来，穿过坟山，转过小丘，消失在庄稼葱绿

的蜿蜒小路上。

我最喜欢的还是从临江码头坐船去二姐家。

码头在临江桥下。临江小镇，除了赶场天，平时人不

多，但小船天天有，从临江桥到喜观桥。在桥上望下去，路

很陡，雨天必须几个人拉手而下。只要岸边有泊舟，便满

心欢喜。

上船的人，放好背篼箩筐，坐定。迎着凉风，头发飘起，看

着两岸小路上肩挑背磨徐徐而行的人，心里坦然且骄傲。老

艄公一声吆喝“起船了”，便优哉游哉，倚靠船舷自得地看风景，

根本不管行船的时间，半个小时一个小时都无所谓，反正尽可

放松。几只白鹤从树林飞出，闪电一般，消失在视线尽头。有

时田间劳动和小路上走着的人也停下来看小船上的人，这叫

“相看两不厌”。

坐船的人，除了要回家的，也有走人户的。逢年过节，穿

一身干净漂亮的衣服，脸上泛着幸福的光泽。我们一大家子

十来个人，高高兴兴地上船，你碰一下我，我挤一下你，脸上

都是笑。选好位子坐下，看艄公将篙一撑，就出发了。艄公

的大篙子又长又粗，篙头如饭碗般。逆流而上，篙子有节奏

地摇动，船劈开一条道路，迎着波浪前进，白色的浪花在船尾

翻滚。波纹晶莹，像迎风飘舞的白丝绸拖在船尾；仔细看，又

像一块块细碎无瑕的翡翠，闪烁着美丽的光泽。

艄公歙一声把篙子投进水里，轻轻拐动，虽看不见船身

在动，但感觉到两岸风景在后退。凝望发呆，不多时就到

了。后来木船改为机动船，艄公坐在船头，开动机器，突突突

的声音响起，载重更多吃水很深的船也不费一点力气就驶动

起来。艄公一般都是老者，几十年在水上来去，满脸胡须，头

发花白，但身体精壮敦实，夏天露出一身古铜色的肌肉。任

由客人叽叽喳喳，自己却不太爱说话，眉毛粗黑，像汪曾祺

《我的家乡》中的“撑篙男人”，“常年注视着滚动的水，目光清

明坚定”。我一年最多可坐两三次，春节时，两岸的油草岂是

一个一个“油”字了得，颜色墨绿，油光闪闪，一看就明白是土

地给了它们特别多的滋润。我惊叫一声“长得多好的麦子”，

被他们笑话。说我读书读迂了，麦子是一行行，整齐排列，而

油草大片，恣意而茂盛。

到了码头，那里又是一个热闹场所。岸边有棵老黄葛

树。过路的，歇气的，买东西的，卖东西的，等人的，约会的，

送客的，接人的，都在那棵老黄葛树下聚集。

此刻，落日余晖静静洒落河中，河面浩渺。一片大水域，

霞光灿烂。看着太阳一点点滑到起伏一致的山峦中间那个

缺口，然后消失不见，大地变得清凉。染成金色的河水慢慢

变暗，河上的天空、两岸的风景投影于河中，绚烂斑斓，然后

一点点变成浅黄浅绿，接着渐变为暗紫和墨绿，最后是很深

的墨蓝。幽寂在天地间弥散开来。

“二娃子，你个背时的，快回家吃饭了！”孩子清脆的应答

声与飘来的炊烟在夜色中混合，带着流水和家的气息钻进心

里，让人有说不出的美妙滋味。

多年后，这声音依旧在我记忆的河流上飘荡。

悠悠临江河
■梦桐疏影

雪峰山
■三都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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